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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潜水服、背上空气瓶、套上
脚蹼和面罩，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进阶培训班的队员们跳入海中，在分
界洲岛海域进行水下的系列实操技
能训练。

如今的水下考古队员们可谓装
备齐全、训练有素，而三十多年前，中
国水下考古却是在屈辱中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水下考古在我
国还是一片空白。1985年，英国人
米歇尔·哈彻在南海打捞出一艘古沉
船，船上满载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
次年，哈彻将这些文物委托给荷兰阿
姆斯特丹的拍卖行拍卖。那次专场
拍卖，共计出现15万件瓷器及100
多块金条、金元宝。

来自中国政府的所有申诉、抗议
均告无效。国家文物局便委派陶瓷
研究专家耿宝昌、冯先铭赶赴拍卖现
场进行回购，可惜高昂的成交价使两
位专家无力举牌，最终回购落空。

“那件事成了每一位考古人的心
头之痛，从此，中国考古界开始将关
注的目光投向海洋。可以说，正是受
这次事件的刺激，才有了我国水下考
古的真正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梁国庆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1987年 11月，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直接关怀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
国历史博物馆，组织成立了我国第一
家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机构——
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时任中国历史博
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教授任研究室主
任，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
就此拉开了序幕；1988年，由全国各
文博单位选送的9名考古人员作为
水下考古第一期学员参加了交通部
广州潜水学校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我
国首批水下考古专业队伍产生；
1989年10月20日，国务院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
例》，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
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辉煌的航
海史更是留下了丰厚的水下文化遗
产。面对如此丰富的水底遗迹，我国
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迎头赶上。三十
多年间，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从无到
有，逐渐发展壮大。迄今为止，我国
已经取得了“南海Ⅰ号”“南澳Ⅰ号”

“碗礁Ⅰ号”“华光礁Ⅰ号”等一批重
要的水下考古发掘成果，2000年以
来开展的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特别是
2009年-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
水下文物普查工作也取得诸多重要
收获。

那究竟有多少我们未知的遗
迹？“南海约有138处文化遗存，其中
西沙约有106处，这些文化遗存的年
代从五代延续至近现代，主要以沉船
和水下文物点为主，与海上丝绸之路
兴盛过程相一致。”梁国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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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不仅仅存在于陆地，还有广袤的水域。近日，在海南，一队水下
考古工作者刚刚结束颇具难度的水下考古培训。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组织的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进阶培训班于日前结业，来自全国十余个省份
共17名学员，在分界洲岛完成为期21天的技术潜水等理论及实际操作课程。

烟波浩渺的大海，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向外传播与追求文明的脚步。千百
年来，中国人以风帆舟楫开拓出了走向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绵亘几万里，途
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
然而，辉煌之下也有辛酸与苦难，惊涛骇浪、折戟沉沙，葬送了大量的英雄、船
只和货物。这些水下遗存，成为见证历史的“时间胶囊”。

三十多年来，重点项目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
从滩涂发掘到近海打捞再到远海作业的历史进程
——1974年泉州湾宋代古船的发掘，是考古学界
在海岸滩涂对古代沉船进行发掘和开展多学科合
作研究的成功之作；2007年广东阳江“南海Ⅰ号”
沉船的打捞，在国际水下考古学界率先采用沉箱
整体打捞技术，堪称近海沉船考古的一次创举；
2007年-2008年，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的发
掘，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水域已经由近海
扩展到了远海海域；2014年，“中国考古01号”下
水，中国水下考古从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

丝路帆远、海路艰险。多少祖先带着英雄梦
却折戟南海。尽管如此，浩荡的帆影仍千年不绝。

时间拨回到八百多年前。南宋中期的某一
天，一艘从福建泉州港驶出的货船在西沙群岛附
近借着北风向东南亚行驶，突然海面上狂风大
作，这艘排水量在60吨以上的木制帆船，在狂风
与巨浪的驱使下，漂至华光礁北边。这里水浅礁
多，船搁浅后慢慢沉入海底。这艘沉船便是“华
光礁Ⅰ号”。

“水下考古不仅仅是发现水下文物，更有责
任为完整中国历史的架构提供基础支持。就像
海上丝绸之路，不能只讲故事，还要有实证。”在
梁国庆看来，水下考古，往小处说是了解和利用
沉没在水下的文物资源，往大处说，涉及中国人
的海洋意识，涉及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认识。

“华光礁Ⅰ号”沉船于1996年经当地渔
民偶然发现，2007年、2008年由考古工
作者进行了发掘，总发掘面积370平方
米。2007年主要进行瓷器的打捞，总
共出水了近1万件陶瓷器，其中有
7000件保存比较完整。2008年，则
将船板进行分批次提取，共出水了
511块船板。在“华光礁Ⅰ号”出水
的陶瓷器大多数是民用瓷器，种类
非常多，有碗、盘、碟、罐、执壶等。通
过打捞出的瓷器可以看出，这些都是
当时市场流通的。经研究，这艘沉船

的起始港应该是福建泉州港，因为船上
八成的货物都是由福建德化窑、南安窑、磁

灶窑等民窑烧制而成的，可以想见当时海上
贸易的繁荣。

西沙海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贸易网的
关键点，南往北来，沟通中西。“这片海域发现的
这些沉睡海底的水下遗存，是海上丝绸之路与海
洋文化的重要遗迹和实物见证，它们不仅见证了
西沙群岛海上贸易航线的发展与繁华，也反映了
古人沿着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乘风破浪开
展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努力与艰辛。”全程参
与此次考古发掘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
究员冯雷在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对西沙的美好回
忆，还有提取船板时的腰伤。

让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欣慰的是，随着国民经
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水下考古与海洋史研
究已然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随之而来的，是一
批有关水下考古、海洋史与造船史的专业博物馆
纷纷设立，如泉州海交史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
之路博物馆（阳江）等，一批有关水下考古和外销
瓷方面的展览举行，吸引了社会各界对水下考古
和海外交通史的关注，逐渐拉近水下考古与社会
公众的距离。

如今，我国辽阔的水面下，仍有无数珍宝等
待着重见天日，我们有理由期待，这幅蔚蓝色水
下文化遗址版图将愈加丰满。

在许多人眼里，水下“探宝”既新鲜又神秘。但对
于水下考古工作者来说，这是一项需要诸多专业技能的
工作。

“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陆地田
野考古向水域的延伸。其实，除了海洋，我国还在内水水
域如湖泊、水库、内河、运河等水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水下
考古项目，水下考古的工作对象，也从单纯的沉船遗址扩
展到包括水下遗址、城市、桥梁、码头、水闸、水文石刻乃
至近现代军舰等诸多历史文化遗迹。”梁国庆介绍。

与有着相对完备考古规程的田野考古不同，水下
考古似乎有更多考验。

水域广阔、大海茫茫，如何尽快明确工作对象是水
下考古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渔业生产或盗掘盗
捞产生了一批“线索”。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水下
考古工作者正是由此出发，使得“碗礁Ⅰ号”“华光礁Ⅰ
号”“南澳Ⅰ号”“小白礁Ⅰ号”等一大批沉船重见天日。

“实际上，航海传统、航路分布、货物集散、海域状
况都从不同侧面对航海活动的区域性有所划定，而像
海战等特殊事件则会直接在某特定区域（战场）展开，
这些区域一直以来也是沉船考古发现和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的热点所在。”梁国庆说。

对于水下考古来说，明确工作对象只是第一步。
与田野考古相似的是，水下考古也需要布置探方，

由于在水下，工作情景特殊，所以探方也略有
不同，一般有软式探方和硬式探方
两种。软式探方是在水下横竖
拉绳，组成一个个方框置于
遗址之上，硬式探方是将
不锈钢制作的、带有一
个个方格的框架放
于遗址上。水下作
业还需要绘图及拍
摄记录，这就需要
用到防水的纸和
相机防水罩。

水下考古队员
的每一次下水，事前
都要制定一整套完善
的规程，必须严格遵
守。比如下水前先探测
清楚海水的水深和流速，因
为深度的不同会影响计划的制
定，而过快的流速有可能使人无法完
成工作，甚至威胁生命安全，所以，一般需等到 海
水“平潮”时才能下水。“因为‘平潮’时水流较小，便于绘
图、拍照、摄像及采集文物。”梁国庆说。而且，受气瓶容
量所限，每次在水下停留时间有限，时间一到必须马上上
水。上水速度，按潜水规程要求，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
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

各项条件都具备后，带上潜水装具的考古队员一
般以两人一组的形式下水。队员们解释说，潮汐、海流、
渔网以及设备故障随时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因而
在水下进行考古作业，需要两名队员结成潜伴。如果水
下作业时发生危险，潜伴就是唯一可以保障安全出水的

“备份”。生死潜伴，便是水下考古人特殊的浪漫。下水
之后，队员则要沿着入水绳下潜，将其绑在沉船或插于海
底的钢钎上，使其成为导向绳。在难以辨别方向的海底，
它就像人行道上的“盲道”。

每一片海域都有截然不同的海况和文物埋藏环境，
有些是泥沙淤积，有些是珊瑚礁作祟，有些则漆黑冰冷
……但历经复杂环节最终与文物面对面时，那种无以言
表的喜悦或许就是水下考古工作者最为幸福的时刻。

“因为水的存在，人为干扰较少，时间似乎在这里
凝固了，这些文化遗存仿佛被封存的时间胶囊，它们不
会说话，却很有力量，这种力量源自它们背后的历史与
故事。”梁国庆说。

●“南海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川山群岛海域，发现

于 1987 年。2001 年-2006 年间，我国水下考古工作
者对沉船进行了多次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通过整
体打捞的方式将沉船用沉箱整体搬运至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内。历经10年的发掘证明，“南海Ⅰ号”是
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外贸商船。沉没地是古代
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有结构完整的水下
遗存，出土了大量瓷器、铁器、铜器等，对研究中国乃
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
贸易史等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千年传承提供了坚实论据。

●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发掘
辽宁绥中元代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是我

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独立开展的大规模的水下考古
工作，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捞”，也被评为1993
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1年-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
究室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
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
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
得各类器物600余件。三道岗沉船的发掘不仅有着
重要的考古学意义，还为研究古代船舶发展史、海洋
交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光礁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华光礁Ⅰ号”古沉船，是1996年中国渔民出海捕

鱼作业时首次发现的。1998年-1999年、2007年-2008
年，经过两次水下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水陶瓷器、铁器等
各类文物近万件和船体构件511块。“华光礁Ⅰ号”是国
内第一次在远海进行的水下考古，对我国古代海外贸
易、航海技术、造船工艺等方面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碗礁Ⅰ号”沉船考古发掘
“碗礁Ⅰ号”沉船出水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域，位

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沉船海域往北可至长
江流域和北方各港口，往南可达泉州、广州等贸易港
口及东南亚地区，是南北贸易的必经之路。2005年，
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平潭碗礁附近沉船进行抢救性发
掘，并命名为“碗礁Ⅰ号”。

沉船共计出水 1.7 万余件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
民窑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器，少量五彩、青花釉里红
和单色釉瓷器。专家推测，“碗礁Ⅰ号”应该是转口
贸易，它的中转站有可能是厦门或广州，也有可能是
欧洲人在远东的贸易中转基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
尼的巴达维亚。

●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
2013年11月，为配合丹东港建设项目，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丹东Ⅰ号”水下考古调
查项目。考古工作提取文物 200 余件，其中，带“致
远”刻铭餐盘、铜加特林机枪以及刻有致远舰大副陈
金揆名号（Chin Kin Kuai）的单筒望远镜等尤为珍
贵。经考古、军事、舰船专家研究认定，该舰为中日
甲午海战沉舰——北洋水师致远舰。“丹东一号 沉
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被评为2015年中国考古
新发现，并获评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经远舰”的发现平息了“经远舰”沉灭地
的争议，是继“致远舰”之后，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获
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赵优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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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礁Ⅰ号"沉船的出水文物。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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